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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戀書櫃》











今天是2008年8月11日，本來按原計劃打算看完人體標本解剖後，寫個人體標本解剖觀後感的，衛校解剖的兩具人體標本都進行兩個月了才只把表皮去掉，肌肉筋膜還沒去除光，腹腔還沒有打開，當然了，天這麼熱，解剖老師只是上午涼快的時候進行工作的，碰巧的是今天上午去衛校觀摩屍體解剖的時候，隔壁房間公安局送來具屍體法醫正進行屍檢，被我有幸觀摩到，為了不讓我不長記性的腦子忘記，趕緊寫下今天的記憶。



畢竟屍檢操作比醫學人體解剖操作快捷簡單的多，機會難得，驗屍的房間就在解剖室的隔壁，解剖老師跟我說了這事後我就興奮的趕緊跑過過去看，誰知剛進門就看到法醫正拍擊一具女屍的頭部，女屍滿臉的血斑，看不清楚模樣，頭頂正對著門口，一手扎半長頭髮也是亂髒髒的，不時有血塊和血柱被法醫拍下來，掉到頭部下面放的紅桶裡面，女屍身上並沒有穿衣服。



法醫猛的看到我這個不認識的愣頭青進來，惱的法醫當時就把我攆了出來，沒折了，只好回解剖室繼續看標本解剖。



過一會解剖老師也解剖累了，不幹了，把白大褂換下來，也到隔壁驗屍房看看，我就跟了過去，這回法醫看我是解剖老師的朋友就沒有攆我了，剛才看到女屍的那髒兮兮頭髮這會兒已經被剃光了，像尼姑，不過能清楚的看到她頭顱上靠腦門子那和她右邊的太陽穴上邊有個破洞，兩隻乳房不大，一隻乳頭突出來，另一個乳頭是癟著的，陰毛也不濃，她的左肩膀上面到脖子後之間有一條比我小拇指細一點的黑豎痕，像鋼筋打過。小腿肚子上緣靠膝蓋下面也有類似的黑痕。



整個身材有一點點瘦，全身皮膚沒有曬黑的樣子，算的上在夏天裡女人膚色中比較白的了，但是整個頭皮和臉部的皮膚都是紫色的斑點，幾乎看不到正常的肉皮色，露著四顆潔白的上門牙，嘴唇也是淡紫色，很女性但也不是特別長的睫毛，眼皮閉著，像是睡昏了過去，就像有人給她搞了惡作劇畫了她一臉的紫斑顏色。



腦門正上方的腦殼上有一個長5厘米寬3厘米的稜形豁口，在女屍的右臉頰上方也有一個3厘米長寬的創口，脖子和下顎到耳朵後跟有不太明顯不太規則的斜紋型擦痕。



一個年紀稍大法醫拿著鐵鋸子進來了，屋子裡的人呼啦一下全都到門口去了，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也跟著大伙到門口外面去了，回過頭一看，原來拿個鋸子法醫正在鋸女屍的頭蓋骨，估計待會時間才能做完。



這會，一個專門搞攝影的警察跟我嘮起了家嗑，原來女屍今天早上發現的，推測可能是昨天被害死的，是個17歲的女孩子，由於是兇殺案，相關的警察也不便多說。



頭蓋骨終於摘下來了，管拍照的和管攝影的警察趕緊跑進去了進行他們的工作，我也趕緊跟進去接著看屍檢，頭蓋骨放到了水池邊，內殼朝上，邊上沒人我就仔細的觀察這非常新鮮的頭蓋骨內側：



柔白水嫩的骨膜在頭蓋骨邊緣和腦殼前部的創口有少許血絲，在頭蓋骨正中線分佈三對左右對稱的小孔道口，直徑有2到3毫米大小，左下面一個大孔裡面又有兩個小孔分支，右下面只有一個大孔空沒有小孔分支；



中間左邊一個大孔下分支4個小孔，中間右邊大空內分支2個小孔，上面左邊只有一個大孔沒有小孔分支，上面右邊的孔正好在創口的邊緣上，好像也只有一個大孔沒有看到分支小孔。



那些孔的左右間距是3厘米，上下錯位距離（並不是完全對應的）是1.5厘米左右，上中下大孔之間的距離估計是5、6厘米。



等我看了完頭蓋骨，他們已經把大腦去了下來，放在一塊和死屍送過來的白內面的被子上，大腦已經按左中右3個縱向刨開了，小腦也橫向剖開了，小腦表面有點像拉絲或是千層朱古力小麵包似的有三分之二手掌面積，大腦表面曲腸的縫隙充斥著重重深色的血絲，但血絲也不是太粗，一般都是3、4毫米之內，大腦斷層下有不到1厘米深的如同陰雲色，在下面就是灰白色，我瞪大眼睛使勁的看，想看看腦神經走向，把吃奶的勁都用上了，也沒有看到大腦裡面的神經絲子在哪裡，可能是太細太細了吧，細的人眼根本看不到了。



越看越感慨，無數專家學者都在研究人的大腦，如今突然一個新鮮的大腦而不是豆腐，真真正正的人的大腦就在我的面前，激動的我不由自主的伸著伸過顫抖的胳膊過去觸碰了一下……



「嗨！戴上的手套——」



突然冒出這個聲音嚇我噌的一下蹦了起來，房間裡面四周已經沒有了人，解剖老師朋友也不知道跑哪去了，只有主刀的法醫看著我，原來是法醫跟我說話。



他看我一臉茫然於是好意的拿著解剖刀向指著我示意了一下又說：「手套在你後面，戴上再碰。」



蒼天啊！感動死我了。



我慌忙轉像身後拿起那個橡皮手套……



這手套的材料有點安全套啊，簡直就是一個手型的安全套？！



我激動、感動、加上顫動、再加上超級緊張的心情，伸手就戴上左手套，『啪 』把拿手套下緣的環拽斷了，左手指頭剛碰到套裡面，慌忙又戴上右手，『劈』又把無名指套的內面給拽掉了。



當我慌慌張張磨磨蹭蹭終於把手套戴好的時候，我這時候才想到，解剖老師戴手套前都是把自己手上打上滑石粉，就很容易戴上這手套的呀！暈死我了！



這個女孩的大腦長約20厘米，寬約17厘米，我估計的，不難麼準確。



大腦軟，而且嫩，我估計比嫩豆腐的柔韌度強3倍左右，表面柔韌度跟果凍差不多。



剛才看到法醫捧著大腦放到被子上這個過程，那個大腦就像直徑巴掌大的果凍一樣在晃動，我不由得用拳頭對著自己的太陽穴稍微打了一下，感覺自己腦殼裡的大腦也像果凍一樣的震動了一下，頓時朦朦的、暈暈的，冷靜了一會，我突然有一個問號：



就是如果用20公斤的力度對著普通人的太陽穴，或後腦勺，或腦門拍一下，會不會把人打成腦震盪吶？？



至少人腦太脆弱了，不，應該是腦殼太脆弱，大腦太柔弱了。



這時候法醫已經把女孩的下顎和脖子的皮膚已經剖開了，攝影和照相的警察都走了進來開始工作，枕木在女孩的脖子下面，下巴尖正對著天上，脖子中部凸顯著被肌肉包裹的喉結。



我不由得問了一個蠢問題：「女孩也有喉結？」



負責照相的警察老兄笑笑順口說了句：「是人都有喉結」。



聽到他的這句話，我立即意識到我的問題的愚蠢，想趕緊改口問：「這女孩的喉結這麼大」的時候，看到女孩脖子下面的枕木，整個頭待在枕木下面，枕木頂著的脖子快趕上下巴的高度了，看到了答案我就沒好意思再繼續問了。



女孩滿臉的紫青斑點的臉加上沒有頭髮只有倆破洞的頭皮待著對著解剖床的正前方，站著那挺慎人的，解剖床兩邊靠胸部和脖子的地方不是法醫在解剖，就是警察在攝影照相，女孩腳底板對著那邊解剖床的位置又不好意思站那，畢竟正對著光光的女屍劈腿正中的下面，於是就站在法醫旁邊就是女孩下肢旁邊那個位置，…………



真它xxxx個娘希匹的，這地方看的更近更清楚，乳房已經待拉在屍體兩邊，已經能看出個稍微鼓點點的乳房的樣子，不過是貼著軀幹朝下垂的鼓而已。



應該是女孩還年輕乳房還沒有發育到位，又加上有那麼一點瘦，不顯大。



軀幹正中解剖的切口到了胸肋骨的下面了，但刀口的劃痕已經在肚臍眼的下面了，不由自主的看了看女孩的陰戶，陰毛不是很多稀稀拉拉的有個把幾根稍微長，都在陰阜那長著。



大陰唇那裡沒有陰毛，大陰唇並沒有閉合成一條細逢，而是突露出兩隻小陰唇的邊，左右小陰唇不黑，肉粉色，兩邊大小比例正好，陰阜的結合處下陰蒂包皮露出的比黃豆長一點點，肉鼓鼓亮亮的，卻看不到陰蒂頭，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包裹的是陰蒂頭，只是陰蒂頭被陰蒂包皮薄薄包裹的正好看不到。只是這陰蒂包皮比我看到過的所有成人圖片裡別的女人那包皮都要薄，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主刀法醫開始割肋骨了，管攝影和拍照的警察又都出去了，我也忍不住厥著屁股出去了，實在沒辦法，因為下面那地方莫名其妙漲的難受，我穿的又不是白大褂，小短褲特顯擺！心裡也?蹬?蹬的亂跳，我暈！一具破腦殼的青臉女屍啊也會有這麼大魔力？



真不知道那些不到20歲學醫的大男孩子們看到這樣的女性標本頭腦會發炸到什麼程度！



我不敢再往那多想了，趕緊出來之後我使勁的深呼吸，錘打自己的胸口，站在太陽底下曬曬，勁量讓自己趕緊平靜一下，可惜收效甚微，這個時候我發現拍照的警察老兄正得意的看著我，而他的褲襠跟陽痿一般沒事。



而那位負責開車的警察，到這裡3、4個小時到屍檢結束始終沒下過車，只在車裡玩手機，好像對這屍檢很厭惡根本不感興趣似的，於是我和管拍照的警察老兄又嘮了一會嗑，原來他幹這行已經好多年了，早就習慣了，他那公安局管轄的地方從今年年初至今就6起命案了，不過都破了，如果不破他們公安局的壓力會很大，這起案件也不難破，因為確定主要懷疑的物件跑了，應該是她父親作案，重要的嫌疑人物件已經明確，公安局全國聯網，抓住他是遲早的事情。



雖然感覺上很自豪，但是卻有點不敢恭維，畢竟我那縣裡，全縣縣城加全縣村鄉鎮若是6年出來2起命案那就很恐怖了啊！還是市裡面治安亂啊，市裡什麼壞鳥都比縣裡多了去了。



剛嘮完嗑，就發現門口太陽地裡放了幾件女子的衣服，不用猜也知道是那死女孩的。



白色的三角內褲純棉的做工考究，內褲的襠部的那地方面料也沒有任何雜色，都是純白色的很新。



紅色有點淡紫的吊領有些麻紗感（我也叫不出名字，就是肩窩胸口下到肚臍上的一圈布加兩個吊肩膀帶子的衣服）



小短袖，只蓋肩膀上面，蓋不住肩膀下面的那種紅色小印花小褂，有點像農村特徵的小紅印花，但是比例比農村的印花大，越看做工越像品牌級別的小褂子。



還有稍微有點點暗紅色的超短裙，也不算超短，用手量也有一扎半不到的長度。



是否看到什麼鞋子，襪子，我已經記不清楚了，應該沒看到過。



感覺心裡平靜了些，我又進去看屍檢。



讓我萬萬沒想到的是法醫竟然用又小又薄的解剖刀切肋骨，新鮮屍體的肋骨並不像看過放了多年的人體標本那樣又灰又硬，眼前看到的肋骨全部都是白白的脆軟骨一般，只看到法醫用解剖刀對著一根肋骨使勁的摁個四五下就斷開了。



法醫下手很重根本看不到肋骨上胸大肌，直接把胸部和乳房部位的皮膚肌肉切下，暴露的一條條肋骨之間才有肌肉殘留，法醫把胸蓋骨放到了女孩的左大腿邊。



我沒好意思跑過去像看頭蓋骨去看個仔細（可能又是男女授受不親在作祟吧，不對，應該是活男與死女授受不親）。



應該說刺激我眼部神經的一幕正式開始了，法醫並沒有先摘取心肺，而是用解剖刀開始對女屍的下顎三角骨那開始解剖，從下巴貼著下顎骨往口腔方向捅捅割割了好一會終於把舌頭從剖開的下顎骨拽了出來，而不是從口腔裡。



頓時覺得自己的口腔裡面總有點不自在，幸好是拽女屍的舌頭，如果拽的是具男屍的舌頭，可能會看的讓我的舌頭感覺更不自在吧。



舌頭的表面分佈著比較均勻的白色點點，白點之間有5毫米的間隔，整個喉頭和舌頭都在法醫手裡拿著，沒法看清楚，應該是舌苔上的舌乳頭。



舌頭下面有兩個各兩厘米大小橢圓形的肉球，其表面有點像水立方樣的斑紋，應該是兩個扁桃體，不過從喉頭的會厭軟骨到扁桃體都是黑紫色的，而且還有黑褐色如同細沙狀的軟顆粒密密麻麻的附著著這個地方。



法醫說：「扁桃體這麼大，應該有咽炎，還有上呼吸道感染。」



我順口問了下：「那黑渣子是什麼東西？」



還沒等法醫反應過來，拍照的警察老兄已經說了：「這是反嘔的」（反什麼的我記不太清楚了，可能他就是說反嘔的吧）



於是我又問：「是活著嘔的還是死後嘔的？」



他說是活著嘔的，看到法醫又低頭開始解剖了，可我總覺的這個答案太簡單了點，有點不信服。



法醫對著扁桃體下刀從舌根到舌尖方向平著橫切了一刀，切到舌頭的中部，舌頭前部和舌苔都完好，只是把舌頭下面的後面的肉去掉不少，取出一塊方形的舌肉，剔除肉的過程很費勁，所有的肉剔除光後看到一個矩形三邊的骨頭，兩邊像外開稍長，中間一節稍短，有4厘米見方大小吧，我從來沒見過，問了下，說是舌骨。



警察老兄進來專門對著舌骨拍照後，就出去了。我不知道舌骨有什麼講究，我要記住以後專門看看舌骨這方面的資料。



終於把氣管剖開了，沒看到血色，這個帖子我暈頭暈腦的寫到這裡已經寫了快4個小時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記錯了沒有，好像就是沒有血色氣管，氣管的顏色好像是一道白色一道水泥灰色的排列，只有包裹在氣管上的肉有點暗紅色和紅血絲子，割開氣管後，把食管和氣管從粘連脊椎骨壁上游離起來，同時也把肺臟和心臟提了起來。



女孩的肺臟不大，看法醫一隻手能拿住一隻肺。



不過很奇怪，肺臟中間一部分有黑色的小點點，雖然不太多，但也比較明顯，難道這個17歲的女孩子也抽煙？



法醫把心肺放到內腔後開始解剖心臟，可能是下午1點多了，心裡有點急，主刀法醫不小心割斷了心臟上的一個估計4毫米粗的小血管，年齡稍長的法醫看到了，立即說：「呦！你把這個血管割斷了」順手按壓了一下心臟，咕嘰一下從那心臟血管的斷口裡面湧出不少血。



「你別動！」



主刀的法醫吼了一聲，年齡稍長的法醫臉色很難看的退到一邊拿毛巾去了。



這個時候我才注意到主刀的法醫穿的一次性塑膠透明的法醫工作服，裡面著T恤和長褲，只有屁股左右兩邊褲子面料沒有汗濕，其他地方全部都是水淋淋的。



腦門上的汗水如同瀑布一般順著眼角兩邊流到罩上，雖然驗屍房裡的抽風機和電風扇轉個不停，對我們來說有點涼爽，但是對穿著塑膠工作服主刀的法醫來說根本沒有用，估計現在的室外溫度不下34度，主刀法醫也感覺到剛才有點情緒失控。



頓了頓，動作很不自在的又開始低頭解剖，把整個心肺游離起來後，年齡稍長的法醫趕緊把毛巾放到胸腔裡面把裡面的血水吸乾，吸乾後就叫警察老兄進來對著胸腔拍照攝影。



兩位警察仁兄每次拍完都出去到門口的陰涼下坐著馬扎涼快去了，就像驗屍房裡有晦氣生怕沾染上。



也是啊，做警察的，做法醫的，幹哪行能容易？



那個心臟正面看是個正常心臟樣子，而側面看卻是扁扁的，有點像圓麵包拍扁的感覺，是不是剛才年紀大些的法醫用手按的？



只有血出去沒有血進去？他下手其實很輕沒那麼重啊？心臟以後各個方位的強韌度看來以後我也得好好瞭解一下才行。



解剖到肚子了，年齡稍長的法醫這時候眼睛紅腫腫坐在門口的馬扎上疲倦的打著瞌，驗屍房就我和主刀法醫了，主刀法醫用解剖到在原來劃過的痕上又劃了幾下，然後用剪刀沿著胸隔往下剪，一隻剪到靠陰毛的那地方，拿著手術刀頓了一下，我從眼鏡片上反光的餘光知道，主刀的法醫正在看著我，可我全身肌肉實在動不了，當時我確實也想抬頭看看他，可頸部的肌肉就是動不了，眼睛直勾勾的想看看陰毛的皮膚下面到底是什麼，可是在那裡的皮膚切口處只看到一點暗黑的血水和油光滑亮的腸子。



當時我站在女孩屍體肩膀旁的那個位置，如果當時我敢於動手扒開女屍的腸子的話，自少我對最貼近真實的新鮮女性的盆腔內有個最真實的印象了，估計放了多年的泡製的人體標本也達不到這種鮮活的真實視覺。



可惜主刀法醫不會讓我扒，我更沒有這個膽量，我也不想招主刀法醫的厭煩。



深深呼吸了一下，我又走出去透透氣，但是這個時候的心情更亂了，什麼滋味都有，說不上來，這是對醫學的渴望？還是感官刺激？！



我迷茫了，頭腦子嗡嗡的，使勁的捶打自己的胸部好一會，胸口疼了，可腦子朦朦的，下面那地方還是莫名其妙的小不下去，兩位在門口的警察老兄輕蔑的眼神看著我，不由得打了個冷顫，下面那頓時小了。



好了再進去看看吧！如果再想歪了以後我就不學解剖也不學醫了！



躺在解剖床上那女屍的腹腔兩邊皮膚連腹腔壁的肌肉已經被拉開，腸子比那會看到的露出來的更多，暗紅的血水從腹腔的刀口流向右側的臀部和兩腿之間，趕緊閃過眼神，堅持住自己不在看女屍的那個地方。



陣陣的腥味卻鑽進了自己的鼻腔，有點像生豬肉的腥味，但是比生豬肉淡，這時我才注意到自己的鼻子的存在，使勁深嗅了幾下，確實是從女孩的屍體上傳來的。



沒有女人的任何體香，一丁點都沒有，能嗅到的只有淡淡的涼涼的生肉的腥氣。



如果閉上眼睛沒有看到眼前的景象的話，光憑嗅覺還以為是剛拿出來的冷鮮肉。



肉色的皮膚好像只有雙腿和兩臂了，不自主的看了看女孩的雙手，指甲修的很漂亮，淡淡的淺藍底色畫有像梅花五朵花瓣一樣的花，但不是梅花，是一些有點青藍色的花瓣和淡粉淡粉的花芯。



抬頭又看了一下女孩的腳兩隻腳好像有點瘦，腳背上的腳骨比較顯，兩隻腳的四個小腳趾甲都塗的黑色，兩隻腳的大腳趾的腳趾蓋上卻什麼都沒有塗。這個女孩很懂得打扮。



不由得走過去按了一下她的腳趾頭，除了我按的腳趾下面連著腳背上的骨頭往下塌外，左右兩邊的腳趾的下連著的腳背骨頭也跟著往下塌，生硬生硬的哏手，鬆開後僵硬僵硬的緩緩回到原位，又一陣涼涼的腥氣傳到鼻孔，眼前我看到的好像不是人腳，而是剛從冷鮮庫裡拿出來放了一會兒的豬蹄子！



餓了，看看時間下午1點半了，中午飯到現在還沒有吃。



主刀的法醫還正揮汗如雨的操作著，這時候已經把游離的目標鎖定到了胃，噴門和幽門之間用止血鉗捏住，兩剪子把胃剪下來，用兩個止血鉗掂到地上一個紅塑膠盆裡，腸子的斷口和食道的斷口沒有鑷子鑷著自己卻緊緊的閉合著，特別是腸子斷口處，也沒有東西流出來，真是奇怪。



看盆裡女孩的胃漲漲的，只比一隻肺臟小了兩圈而已，臨死前肯定是吃了東西的，由於乘胃的紅塑膠盆放在門口，門口兩位警察仁兄呼啦一下退到對面的汽車邊上去了。



年齡稍大的法醫也迷瞪醒了，找來一隻康師傅礦泉水的空瓶子，放在了主刀法醫的旁邊，主刀法醫用剪刀剪開女孩胃的一剎那，也就宣佈我今天注定不用再吃飯了，你們知道剪開死人胃有多噁心嗎？



那真是，真的是解餓！



遠處兩位攝影拍照的二位警察仁兄早有先見之明的屏著一口氣走過來，拍了照之後又走回原處才喘氣。



我也抿著氣看那胃裡到底是什麼，紅紅艷艷的一灘盆底不像是血。



『全部都是西瓜，還是無籽西瓜。』主刀法醫說。



確實都是嚼碎的瓜瓤，還有十多粒沒有嚼的無籽西瓜特有的白軟白軟的小瓜子。



主刀法醫剪開康師傅礦泉水瓶子，伸手把盆裡女屍胃裡的食物碎末，水瀉抓了好幾把放到瓶子後，旁邊的年稍長的法醫立即上前用透明塑膠布把礦泉水瓶子封好，即便我未來兩天也不用吃飯了，但是我也絕不能再用「噁心」這兩個字眼了，不然的話，那是對女屍在天之靈的不公！那就是對眼前兩位法醫辛勞工作的大不敬！此時此刻我只能用「偉大」！



這個辭彙來概括我全部的心情！法醫工作是「偉大」的，為此而工作的法醫是「偉大」的！



由於沒有承裝的盤子，沒辦法，只好把胃臟洗洗後直接灘在水泥地上，讓攝影的警察拍照。



可能是食物撐大的緣故吧，女屍胃臟的胃壁比我過去看到人體標本的胃壁要薄很多，就像稍微大的腸子一樣的顏色，胃壁內部有些略微粗點的一道道血管，3、4毫米的粗管子好像有7、8條在胃壁上排布著。



把紅塑膠盆裡不要的殘渣倒掉的時候，我又再看看看女屍的頭蓋骨，這個時候的女屍的頭蓋骨內側已經不像開始看到的那樣是柔白水嫩的模樣了，而是就像剛剛風乾的魚骨頭一樣乾澀！



頭蓋骨顏色也跟吃完飯後剛剛放干的魚骨頭魚鰓面殼一模一樣！



不由得看看女屍的臉，除了面部的紫青斑外，外形輪廓沒有一點變形，只是沒有腦殼支援的那破了兩個洞的頭皮隨著風有點點擺動。



不知道那位警察仁兄問了一下主刀法醫還有沒有了，主刀法醫連忙說：「還有一個子宮，還有一個子宮」說著又跑到女屍旁。



我的目光也跟隨著向女屍的下腹部看去，總覺的有點怪怪的！



是腸子！



腸子的色澤也不像剛刨開的那樣是油光滑亮的腸子了！而是像一張充滿氣的半灰不舊的油紙，腸子的寬度比剛看到的時候大了自少一倍！



這還是女孩的嗎！？



主刀法醫一隻手伸進下腹摸索了幾下便往上拽，同時另一隻手拿著解剖刀也伸進去割了好幾下，拿出來一個估計只有直徑7厘米大小的肉球來。



我趕緊往女屍的下腹腔看，只看到腹腔裡那些沒有固定形狀彎曲的腸子泡在暗黑色的血水上，其他的什麼也看不到。



主刀法醫剪掉子宮口上的肉，可看到子宮口像是個扁扁的稜形，不是書上說沒生育過的女子子宮頸口是小圓口，子宮頸口處有半個開口處都是蔭紅蔭紅的血。



把子宮整個灘在水泥地上我才發現，子宮體兩邊雖然有兩個連管，但是一個連管上有卵巢，另一個連管上卻沒有卵巢，短了半截，大致看看也沒看出切痕在哪，不清楚這是什麼回事，可能人跟人總有人不大一樣吧。



子宮剪開後，子宮腔裡面自少有一半是暗色的血濃絲塊狀的半流質，我肯定分辨不出來懷孕的胎盤還是月經血，也沒好意思問他們，他們看了之後拍了照也沒吭聲。



不知道誰說了句趕緊收拾收拾，兩位警察仁兄去了車裡。



我跟兩位法醫又來到女屍面前，可能主刀法醫看我膽大吧，也開始很客氣的使喚我了，幫幫拿個逢屍線，割割紗布啦什麼的。



看著他們把剛才解剖下來的碎肉和臟器放回了女屍的體腔裡面，主刀法醫用頭蓋骨承起放在被子上的大腦，扣在女屍的頭上對好鋸口的位子，用上下頭皮包了下（開始是從左邊太陽穴順著頭頂割到右邊太陽穴的），讓我緊緊按住女屍頭骨的鋸口處，反正我也帶著破手套伸手就按他說的按住了，左手按著女屍的面門，右手捧著女屍的後腦勺，按住並往上推擠頭皮，好方便讓主刀醫生縫合頭皮。



正用力推擠頭皮的時候，左手掌不小心把女屍的左眼給蹭開了，灰灰茫茫沒有神色，呆呆的看面部的正前方，手心正好按著她那精巧高挑的鼻子，真想把她的右眼皮也撐開看看，好好想像一下如果臉皮是跟她身體的皮膚一樣的顏色的話，她該是個什麼樣子。



想歸想，做歸做，還是趁著主刀法醫騰手換線時候，慌忙把她左眼皮子給合上。



這時候主刀法醫像開玩笑的問我，喜歡不喜歡幹這行？



我當時差點暈菜，我說不喜歡吧，倆手被他連騙帶使喚的已經捧著個這個死人頭了，我說喜歡吧，那是不是我有點變態？



如果真的讓我入了你們這行，像這樣解剖這麼既新鮮有年輕的女屍（這女屍臉色可是很難看的）這麼難得的機會這輩子能碰到幾回？



我聽解剖老師說以前好幾次你們屍檢的都是淹死的，巨人觀的那種屍體，臭的不能聞，還是用抽送機抬到樓頂上解剖的。



我回答的是：「事趕事趕到這的，本來我是來看解剖標本，誰知道碰上屍檢，看屍檢吧，也沒想到你能會讓我幫忙，你說把我趕出去就把我趕出去了，想看屍檢的話，我敢不幫你嗎。」



主刀法醫微笑了一下又繼續縫合頭皮切口了，看他這麼大汗淋漓腳下汪汪的一灘汗水……我真懷疑他那笑是因為快幹完了神經質的抽動面部肌肉所表現出來的笑。



主刀法醫終於把頭皮縫合完了，年齡稍長的法醫也下腹切口逢到了胸口，本來下垂略顯乳房被他縫合胸口上的切口的時候拉平，胸部的乳房厚度僅僅就像在胸部加了一層不明顯的橢圓肉墊，胸蓋骨在隨著縫合的皮肉下面一晃一晃的。



我的手放開女屍頭的時候，突然本直的面門上的包裹腦殼的頭皮整個半圈向下滑墜了一點，腦門子沿著頭蓋骨凹陷，後腦勺顯的大出不少，嚇的我趕緊托起女屍的後腦把她的腦殼扶正，主刀法醫說不用了，這樣就可以了。



我只好鬆開手，已經被剃光光的女屍頭又成了塌腦門大後腦勺的樣子，年齡稍長的法醫已經把胸腔的切口縫合到女屍的下巴那裡了，由於切口太靠下巴，不得不把女屍下巴沒有切到的皮肉往下拽了拽才縫住，漂亮的下巴和脖子那地方皮膚已經被黑線和扭曲的皮肉代替，看著她的頭被擺置過來擺置過去的，心裡有點說不出來的滋味。



她活的時候肯定不醜，現在的她一臉的紫斑，連剃光頭髮的頭皮都是紫斑。



她這個樣子，她的親人還能認出她嗎？她家裡還有親人嗎？她爸爸已經畏罪潛逃了，她媽媽還在人世嗎？誰會認領她的屍體拉去火化？



屋子裡開始瀰漫著生肉的腥氣，然而我面前躺著不是頭死豬，而是個死人，更確切的說是一個24小時前還活著的一個17歲的女孩！心裡突然有些酸酸的，想哭。



年齡稍長的法醫抓著女孩屍體的腳，往腳那邊方向拖了拖，把她脖子下的枕木也抽掉了，後腦勺終於貼到解剖床上，正好又對上了下墜的腦殼位置，腦門子好看不少，整個面殼除了頭蓋骨上面的破洞和一臉一頭皮的紫色斑外，如果按三維的臉譜這女孩不僅漂亮也是屬於有點氣質的那種樣貌。



法醫又把剛才稀釋胸腔血水的毛巾洗了洗攤開蓋住了女孩的私處，又把裹女孩屍體的被子攤開給女孩蓋上，只露個紫色的頭，白色瓷磚的解剖床，淡青色的被子，形成強烈的色調反差，就像相機裡那反色調一樣，如同陽間對著的那一面。



如果被子是鮮紅的，臉是肉紅的，還有頭髮乾乾淨淨的長著…………



去掉手套，整個手的表皮白濃濃的，那位主刀法醫已經不知道去哪裡了，看他解剖台前的地面上一汪汪的浮水印，也知道這會他一定快累的虛脫了。



回來的路上，我一直再想這女孩是怎麼死的，我個人認為作案者與被害人可能在住處一同吃了西瓜後，因為言辭內容上的糾紛，致使激怒作案者首先是用鋼筋棍之類的鈍器把她打的沒爬起來，然後把她活活勒死，可能怕她沒死透，又用鋼筋棍之類的鈍器挫破了她的腦門骨和太陽穴。



可她到底是為了什麼事情而被殺害呢？



她小小年紀懷孕過，說不定也流產了，不知道是否是在月經期碰到有要求的男人？



還是又懷孕的時候沒有得到男人應有的重視？



周圍的人不理解她，或是不願認同她，受到的委屈情緒強烈波動，強忍嗓子的疼痛大聲不滿的發洩和埋怨，遭來的卻是殺身之禍？



不知道這個女孩和行兇者在8月8號晚上8點也看了奧運會開幕沒有，不知道他們看到過那畫卷裡方塊字中組成的『和』字沒有？



從下午回來不知不覺已經寫到深夜凌晨了，24小時之前你還在活著的女孩子啊，永別了……



如果處在金融行業下層工作者的收入，若真的沒有發展前途的話，我也去當法醫好了，如果當不了法醫，那就去殯儀館打工抬死人去算了。最起碼能感受到自己是為這個社會服務了。



而不是為了上級分下來各種摳門的、普通員工難以完成的所謂的任務而瞎折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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